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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将手机估价作为借款金额回收用户手机，再将手机

回租给用户，并与用户约定租用期限（即借款期限）和到

期回购价格（即还款金额），回购价格高于回收价格部分

以及相关“服务费”（即借款利息）。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手机租赁业务暗藏

不少陷阱，甚至有现金贷公司将手机变成拓展市场的新

媒介，以手机回租等形式变相发放贷款。他们利用“零抵

押”“低月租”的噱头吸引消费者，通过收取高额利息牟

利，甚至一些没有资质的贷款公司也通过回收手机业务

虚增借贷金额，让消费者陷入高额贷款，最后机钱两空。

  受访专家指出，商家以租赁名义吸引消费者贷款，

“手机租赁”只是一个噱头，一些现金贷平台通过手机媒

介，绕过“借贷”的概念，把借贷业务变成了租赁业务，涉

嫌欺诈等违法行为。建议监管部门对此类模式加大监管

力度，消费者在签订合同前也要擦亮眼睛，警惕掉入手机

回租的陷阱。

回租手机却陷入现金贷

  河北某高校大四学生刘林（化名）就掉入了手机回租

的陷阱。

  去年年底，刘林向同学借2000元买了一部手机，一周后

同学要求其提前还钱。听刘林说自己手上暂时没钱后，该同

学向其推荐了一款回租贷App——— 只要把手机抵押出去，

就能换一笔钱，还可以以回租的方式继续使用手机。

  刘林照做了，将手机抵押了3个月，换来2000元。可没

想到3个月后，2000元借款变成了1万元。到期后，他没有

钱还款，对方便以电话、短信的形式催促其还钱，还称“如

果不如期还钱，便将此事告诉他同学、父母”。

  无奈之下，刘林不得不让父母帮自己把这笔钱还清了。

  浙江绍兴越城警方近日破获的一起案件与刘林的经

历相似。

  王某开了一家小纺织厂，因资金周转困难，被朋友圈

一则“零门槛、迅速放款”的短期贷款广告吸引，遂联系对

方申请贷款。对方称其贷款形式是租赁手机，先认购他们

提供的手机，再把手机卖给回收手机的商户，再以回租方

式贷款，期限至少一个月。

  王某提出贷款2万元、贷一个月，工作人员拿出两部

苹果15Pro max，共19200元，还称他们有回收手机渠道，

每部手机回收价是8700元，两部手机共17400元。

  之后，对方拿出一份抬头为“租赁”的合约让王某签

名，合约上写着：手机金额为9600元一部，每日租金是160

元/部，押金1000元/部，租期一个月。结果，王某拿到手的

贷款是：卖掉手机的17400元中，还要扣除300元资料费、

700元家访费、1000元押金等各项费用，实际拿到的贷款

只有14400元。王某每天还要付320元租金，不及时支付的

话，工作人员会打电话、发短信来催。后来，对方找上门坐

在王某工厂里不走，王某只好借了钱来还。

  合同写着两部手机价值19200元，王某实际拿到手的

却只有14400元，加上每天320元的租金，一个月下来，王某要还28800元，折算成年利率高

达600%。

  警方表示，扣除的家访费、资料费、押金款等费用，“与常规贷款的‘头利息’类似”。

  “这类以手机租赁陷阱的受害者群体主要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跟风追求时髦产

品、高消费，经济困难，想到去贷款，银行贷款一般周期较长，所以会在网上寻找一些小

的贷款平台或公司，但这些平台或公司其实是没有资质的。”警方提醒道。

合规与隐私均难以保障

  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上，记者注意到，近期与回租手机相关的投诉达数十条，主要涉及

部分网络借贷平台“换穿马甲”，将现金贷业务变身为回租贷，名为租赁，实为借贷，通过虚

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

  记者调查发现，租用手机套餐贷款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平台或公司以“零首付”“无抵押”为口号，诱导用户通过“订阅”手机借钱，然后将手

机“卖”给平台套现；

  用户将手机“卖”给平台后，平台出借资金，并从贷款中扣除一部分所谓的“服务费”

“评估费”等；

  用户按照约定在租赁期限（即贷款期限）内支付租金。到期后，用户以回购价的形式

支付还款。

  平台会要求用户填写身份证、银行卡、紧急联系人等信息，如果用户逾期未支付租金，

平台就会开始催收，甚至利用用户的通讯录“通知”用户的联系人进行催收。

  对于此类手机回租模式，在业内人士看来，实际上是打着手机回租幌子的现金贷业

务，不仅暗藏合规风险，用户隐私安全也难以保障。

  “通过强行引入租赁场景来规避现金贷相关规定，但在利率、期限、风控模式、资金

用途等核心要件上与现金贷并无二致，本质上也没有场景依托，属于典型的监管套利行

为，会被视作现金贷进行监管。”业内人士说。

  除了回租手机有陷阱外，记者调查发现，单纯租手机也有不少风险。

  在某租赁平台，记者注意到其宣称“低月租即可带走心仪手机”。记者选中一款在某

平台官方店标价8899元的华为Mate 60Pro+新机，页面显示租赁价格原价为21.79元/天，

券后价格为19.57元/天，租期只有一年的选项可供选择。

  勾选相关条款后，页面显示租金价格：首月实际需要支付金额为825.83元（包含服务

费），次月至租期结束每月需实际支付636.83元，共计7830.96元。租期满一年后，如果想要

买断，需支付4377元。且平台不支持提前归还，如提前归还，需支付剩余所有租金。

  页面还有另外一个选项，租完即送。不过价格高得离谱：页面显示总租金为11349

元，比市场价高出近3000元。但记者实际操作发现，首月实际支付金额为1444.75元（包含

服务费），次月至租期结束每月需实际支付945.75元，共计11848元，比其页面宣传的要多

出近500元。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租赁平台页面上，消费者看到的每月付款金额，实际上是平

台方按照借款本金和约定利率来计算的，并非消费者理解的月产品租金。

  “租赁时要注意仔细查阅《订阅及服务相关协议》，这是一份涉及出租方、承租方(消

费者)和平台方的三方合同，消费者需向出租方申请融资租赁服务并支付租金、服务费

等款项。这个‘等’字往往暗藏玄机。并且这份合同可能隐藏变相借贷行为，比如合同要

求消费者签署第三方信贷平台预授信合同、上征信、授权第三方催收等。”该业内人士

说，很多人可能都容易忽视合同细节，如果不仔细查看，就容易落入陷阱。

对恶意欺骗者加大处罚

  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敏看来，商家以租赁名义吸引消费者贷款，侵犯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是非诚信经营行为。一些问题甚至超出消费纠纷范畴，涉嫌欺诈等

违法行为。商家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如构成违法

行为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海燕认为，消费者在租赁高额商品时要选择正规

的平台或机构，要求相关商家提供并核实相关营业执照。租赁时，要认真审核租赁合同，

核实相关经办人员的身份信息，避免签订与实际租赁金额不符的合同，避免租赁合同中

相关重要条款空白。

  “如果消费者有自己合法的利益诉求，一定要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或补充条款的方式，把

这些诉求表达出来，如果商家不愿意，那么就赶紧离开，避免法律风险。”徐海燕说，另外要

注意保存好证据，微信聊天、银行流水等证据要依法固定和保全好，以便维权。

  杨敏也提出，消费者在签署合同时一定要注意审核合同的具体条款，特别是关于提

前终止租赁的责任承担，是否存在高额的违约金等情形，谨防合同陷阱。对于含义不明

确的条款，要及时与平台、商家确认并保留相关证据。

  “监管部门也需对此类租赁平台加强监管，要求平台在显著位置明确提示相关风

险，对恶意欺骗消费者的商家加大处罚力度。”杨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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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弹幕幕游游戏戏直直播播，，网网友友被被忽忽悠悠““上上头头””
主播卖力吆喝观众点赞刷礼物 “氪金”人群不乏未成年人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又有一位大哥加入红方了，蓝方大

哥礼物刷起来，别被对面干下去了！”

  “现在咱们××哥召唤出一条神

龙啊，胜利在握了。”

  “欢迎大家多点赞，想上榜

的哥哥姐姐加一下粉丝团，送

朵小花花战力值立刻就能提

升哦。”

  发条弹幕就能参与，点

赞、发弹幕或者送礼物，就能

够增强自己所支持游戏战队的

战斗力，从两军对垒攻打对方营

地，到动漫羊的形象和狼的形象

展开拔河拉锯，再到五指山镇压下

的魔猴反抗，游戏玩法简单，游戏画面

满屏特效，主播一声声嘶吼“扣1加入游戏”“多

刷礼物占据优势/挽回劣势”……这就是目前

正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兴起的一种直播模

式——— 弹幕游戏直播。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有不少

网友在参与游戏过程中被主播忽悠“上头”，

一次次“氪金”（即充值打赏）想要获得胜利。

而在这种弹幕游戏中大量“氪金”的，有不少

是未成年人。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弹幕游戏直

播可能存在诱导消费、过度消费、未成年人保

护不足以及潜在的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实践

中，需要确保直播内容合法合规，保护观众的

权益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权益，防止不良信息

传播和侵权行为等。 

各种方式催刷礼物

暗藏套路左右输赢

  “火锅哥，来了就快坐下，现在我们五指山

这边优势很大，还是你想拯救一下魔猴呢？”

  男主播看到刚进来的观众，立刻热情招

呼其参与游戏。直播间内正在进行的是一款

五指山镇压魔猴的游戏，“扣1”加入五指山，

“扣2”加入孙悟空，哪方血条先见底则为输。

一名为“火锅××”的网友停顿了几秒后，在

公屏上打出“1”，带着他头像的圆形标志出现

在屏幕中的五指山上，孙悟空血条下降的速

度又加快了些许。 

  男主播见状，连忙为代表孙悟空的一方

打气：“咱们猴哥可要撑住啊，不能这么简单

就认输吧，点赞扣6增加推力，实在不行咱直

接上金箍棒，准能一下子逆天翻盘！” 

  主播口中的“金箍棒”，需要靠刷直播间

礼物“神秘空投”获得，一个神秘空投520钻，

大概72元。眼看血条将要跌到底，代表孙悟空

一方的“寻×”果断出手连着刷了18个“神秘空

投”。伴随着主播的欢呼“老板太有面了”，一个

金箍棒特效在屏幕上绽放开来，孙悟空下降趋

势立止，反而开始顶起五指山“直冲云霄”。

  之后，主播又是一番催促五指山一方“别

犹豫”“快出手”，5分钟内，两方的礼物换特效

没停过，最终五指山一方获得了胜利。比赛结

束后，主播念出获胜方网名道完“恭喜”后，又

火速开始了下一把。 

  这样的弹幕游戏直播间吸引了不少

网友。

  记者观察多场直播发现，这类弹幕游戏

互动形式通常很简单，都是在评论区输入一

定内容后参与到游戏中，然后通过点赞或送

礼物等方式为所代表的一方助力。有时，两个

弹幕游戏直播间还会就同一游戏进行PK，观

众可以通过押输赢获取积分。

  “刷短视频时无意间刷到了这种弹幕游

戏，刚开始在主播的热情吆喝下，想着只是参

与一下游戏，参与了就被这种氛围‘感染’了

想赢一把，慢慢地越投越多，一晚上投两三百

元是常态。”网名“彼岸花××”的弹幕游戏爱

好者告诉记者，直播间参与人数很多，如果不

刷礼物单纯参与或者点赞，根本不可能赢，

“可能转眼就被对面阵营吞掉了”。

  主播“催氪”是这类直播间的常态。礼物

价格在几毛钱至上百元一个不等，上不封顶。

获胜方为了赢得比赛，可能要砸下大量金钱，

但最终除了游戏“胜利”外，只能得到主播和

直播间观众的口头称赞、恭维，或是冲上该游

戏虚拟的排行榜。

  一名自称小M的直播账号运营人员向记

者介绍，弹幕游戏直播的本质是通过引导用

户刷礼物或发弹幕，而弹幕的数量和内容可

以由后台操控，主播即使处于挂机状态，直播

间的热度也会随着弹幕互动数量而增长。本

质上都不算是游戏，就是点赞，刷钱，游戏内

部基本上没有博弈点，刷钱就变强，是一种低

成本的“催氪”行为，非常容易复制和扩散。一

些弹幕直播后台甚至会“暗箱操作”，即可以

控制某方阵营处于优势或劣势，从而引导其

他阵营加码送礼。

未成年人深陷其中

诱导消费涉嫌侵权

  不少弹幕游戏主播都在直播间中遇到过

未成年观众打赏参与游戏的情况。 

  曾做过弹幕游戏主播的彤彤回忆说，弹

幕游戏直播的一些游戏，画风明显就是为了

吸引小孩子，比如喜羊羊和灰太狼拔河比赛、

“原神”游戏角色抢占领土等。这种情况下主播

其实是知道很大可能收到未成年人打赏的。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因为直播间游

戏并不像其他网游一样，对未成年人有所限

制，导致实践中有未成年人看弹幕游戏直播

“上头”，甚至大量“氪金”。某第三方投诉平台

上，有家长投诉称家里7岁小孩在某平台被弹

幕游戏吸引，去年10月、11月总共进行了6次

打赏，刷礼物助力游戏共计花费4394元，被打

赏主播均为低龄弹幕游戏互动类主播。 

  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自称“××弹幕

游戏运营”的账号发帖分享“游戏直播间都是

小学生怎么办”，称即使未成年人打赏之后可

能会被退回，但也可以加以利用，如让这些用

户多多点赞互动、加粉丝团分享直播间提升

账号热度等。

  弹幕互动游戏是网络游戏吗？是否应对

未成年人有所限制？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

精武看来，现行立法体系下，暂未对弹幕参

与游戏直播互动模式的法律性质作出明确

规定，很难直接认定这类模式法律性质应当

构成网络游戏还是纯粹的直播内容。实践中

有不少平台选择用“弹幕互动玩法”替换“弹

幕互动游戏”的表述方式，本质上也是尽可

能避免将这类模式认定为网络游戏，因为一

旦构成网络游戏，极有可能需要具备游戏版

号才能上线。 

  “无论是界定为网络游戏，还是界定为直

播内容，如果诱导或放任未成年人‘氪金’，已

经构成违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规

定，平台方、直播间管理者均未能履行法定的

未成年人保护义务。”赵精武说。 

  对于弹幕游戏后台“暗箱操作”的情况，

赵精武认为，这种操作本质上构成了对消费

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权益的侵害。此外，这

种操作还存在诱导消费的违规风险，因为“上

头”的玩家可能会因为阵营的劣势而“氪金”，

并且一旦这种模式加入赌博元素，如就游戏

结果设置赌注等，甚至可能构成刑事责任。

  北京瀛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洋

说，这种模式还可能涉及直播平台的管理规

定、网络内容规范、游戏版权等方面的法律问

题。比如对于弹幕的内容是否涉及敏感词汇，

平台要有相应的识别和屏蔽措施，长时间频

繁的刷屏也可能会降低一部分玩家的游戏体

验，形成“网络噪音”；另外网络游戏本身在加

入弹幕互动后形成新的玩法，是否受相应的

版权保护，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此外，受访专家认为，一些弹幕游戏中还

会出现知名IP形象，如喜羊羊与灰太狼、“原

神”游戏角色等，如果未经版权方许可擅自用

其原创形象制作游戏，还涉嫌侵犯知识产权。

明确直播游戏界限

健全制度加强监管

  在主播通过弹幕游戏直播收割游戏参与

者的礼物时，主播也在被各大直播公司、公会

收割着。 

  “0门槛月入过万”“00后勇闯游戏直播”

“30岁宝妈在家里也能做”“只要肯努力，轻松

高收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弹幕游戏

直播”等关键词，得到的结果几乎全是主播成

功经验分享帖，同时会在分享内容中提到“欢

迎加入我们”“手把手教学”等。 

  在这些经验帖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奔着

高收益开始做弹幕直播，但是交了培训费后，

账号却怎么也做不起来”的声音。

  对此，直播账号运营人员小M说，大部分

新人主播其实就是直播公司的“又一茬韭菜”：

“弹幕游戏入门极其简单，所以要收培训费的

百分百是骗钱的。即使真的免费带你入门了，

也可能还有坑。如果跟公会签了合同，那就是

纯为公会打工，号做不起来就得走人，号做起

来了也是公会拿大头。如果不签合同，对方说

会‘带’你，但最后资源会不会向你倾斜并不一

定，因为外人肯定不知道运营能力以及运营

负责程度。”

  打着“0门槛”旗号招揽人做弹幕游戏主

播，实际上可能存在变相收取培训费等行为，

这些MCN机构（专业培养和扶持网红达人的

经纪公司或者机构公会）是否违法？ 

  在赵精武看来，这类行为还需要围绕双

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内容进行判断，因为直播

公司与游戏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可能并不是

人们通常理解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

系，双方之间签订多为“技术直播服务协议”

等合同类型，如果合同内容本身属于当事人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明显免除或减

轻直播公司法律责任的格式条款，则合同合

法有效。但是，如果直播公司在合同中明确说

明“0门槛”培训，但实际上又收取培训费用，

则有可能构成违约行为，同时此前对外发布

的“0门槛”招揽信息还有可能构成虚假宣传

行为。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陈越峰认

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

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

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

期。因此，用人单位收取培训费是不合法的。

如果直播公司以招聘弹幕游戏主播为由收取

培训费，则涉嫌违法。 

  弹幕直播游戏依托直播平台存在。值得

注意的是，一些平台对直播诱导打赏、未成年

人“氪金”等行为都有相关规定。2021年9月，

直播间一款名为《召唤悟空》的游戏横空出

世，打赏“氪金”就能提高角色的等级攻击力，

不少观众“氪金”上头，随后当年年底便因“骗

氪”被抖音封杀，如今了无音讯。 

  然而，实践中仍有大量“催氪”的弹幕游

戏正在各大直播平台上演。 

  赵精武介绍，这种运行模式下，如触犯法

律法规，责任主要由平台运营者和直播间管

理者承担。一方面，直播间管理者作为直接管

理直播内容的法律主体，对其违法违规的行

为毋庸置疑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

方面，平台经营者对其平台内的经营活动负

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对于短时间“氪金”数据

显著异常的直播活动理应重点审核和评估。

  “现阶段，对于这类问题首先需要解决

的是，在法律层面确定弹幕直播游戏的法律

性质，如果属于直播内容，则按照电子商务

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市场

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

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进行事前监管，明

确各方主体责任。如果属于网络游戏，平台

对这些弹幕游戏直播负有事前的资质审核

义务，核查游戏运营商是否获得游戏版号。”

赵精武建议。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

杰认为，治理和规范这类弹幕游戏直播，需要

多方面努力：监管部门应加强法规的制定和

执行，明确直播和网络游戏的界限，制定专门

针对这类新兴模式的管理办法；直播平台需

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主播的行为进

行规范，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措施要有

明确的规定和执行力度；对于未成年人参与

的情况，家长和学校应当发挥监护和教育作

用，引导未成年人理性消费，增强其自我保护

能力；社会公众和媒体也应当参与监督，对违

规行为进行曝光，提高公众对于这类问题的

认识和警觉性。

  “在平台经济运行中，一些新的游戏玩法

会不断出现。一方面，应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

护各项规定；另一方面，应当确立并不断优化

监管和平台治理规定，监管部门和平台应切

实履行法定职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陈越峰说。

漫画/高岳  

  ● 发条弹幕就能参与，点赞、发弹幕或者送礼

物，就能够增强自己所支持游戏战队的战斗力。目

前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兴起一种弹幕游戏直播，游

戏玩法简单，游戏画面满屏特效，吸引了不少年轻

人甚至未成年人参与

  ● 无论是界定为网络游戏，还是界定

为直播内容，如果诱导或放任未成年人“氪

金”，已经构成违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等规定，平台方、直播间管理者均未能

履行法定的未成年人保护义务

  ● 监管部门应加快明确直播和游戏

的界限，制定专门针对这类新兴模式的

管理办法；直播平台要建立健全内部管

理制度，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措施

要有明确的规定和执行力度；家长和

学校应发挥监护和教育作用，引导未

成年人理性消费


